
        
            
                
            
        

    
為愛而死







作者：平地之雷



《冰戀書櫃》



最近諸事纏身，沒有時間好好構思劇情及動筆，連載也停了下來，實在對不住。



但是我依然還在，請不用擔心斷尾，等諸事安定之後就會重新動工。



這篇文還是「借鑑」了部分作品內容，沒辦法，要不然現在連寫都有困難了。



---------------------------------------------------------------------------------



飄絮與丈夫結縭已有十幾年，30多歲的她，還保養的像二八佳人一般。



但是飄絮總覺得苦悶，雖然丈夫英俊兒女成材，但是自己總覺得身體像是被掏空一般，心靈乾枯欠缺滋潤。



尤其丈夫跟她行房的次數愈來愈少，讓自己總是處於一種慾求不滿的感覺。



只是她不敢跟家人傾訴，怕被認為是淫蕩的女人，只好把這份慾望保留心中，到網路去尋找宣洩管道。



有一次，飄絮在某個網站上，看到外國正在盛行一種「性窒息」的遊戲，就是用皮帶或圍巾，掛在勾子或門把手之類的地方。



將脖子套進去後自勒自吊，並同時撫摸下體自慰。



力求在窒息中達到極致的快感。



飄絮過去只在電視上看過白綾上吊自殺或絞刑吊死的場面，只覺得那種場景很唯美，但沒想過扼住自己脖子還能夠有如此快感。



飄絮很好奇的想試一試，她用了一條褲襪，掛在浴室的浴簾橫桿上。



圈好一個結後，學著網路的說法，將玉頸掛在上面。



飄絮略為跪下，只覺得鬆軟有彈性的褲襪好像變成一條鐵絲一樣。



霎時就有一股恐懼感從心底往上冒，但飄絮想要尋求刺激，想要丟棄這個枯燥的生活，所以還是鼓起勇氣大力往下跪。



跪下去的一瞬間，飄絮就以為自己的眼珠好像要凸出來了。



喉嚨彷彿在擠壓舌根，批迫自己的舌頭伸出來。



飄絮咬緊牙關，不願意讓舌頭跑出來，可是一種疼痛的感覺往脖子傳來，除了無法呼吸，導致肺部像要脹破外，喉嚨摩擦破皮的「皮肉之傷」也讓她感覺很難受。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一想起可以跟過去電視劇的女角一樣吊死，自己就隱約有些興奮，飄絮堅信，總有一天，自己會選擇自縊身亡。



也許過幾天網絡上報紙上會報導，某家庭主婦因為憂鬱症而懸樑自盡。



不過飄絮不清楚的是，上吊的性窒息不是要扼住氣管，更是要將頸動脈一起壓制住。



如果不這樣，那種窒息的迷離感以及性慾的激化很難出現，效果還不如拿塑料袋套住自己頭部那樣。



飄絮把結弄得太大，兩側頸動脈沒有確實被絲襪絞索勒住，才會有如此不舒服的感覺。



兩分鐘之後，飄絮的脖子從套中滑出，她重重的摔在地上。



除了眼冒金星，喉嚨有燒灼的疼痛感。



舌頭無法自行塞回去，只能繼續吐在外面。



看起來倒像是一句已經吊死的屍體！



第一次的體驗，以失敗作收。



後來飄絮上網尋找答案，為什麼自己自吊感覺會如此痛苦。



她想明白為什麼，難道網路上那些女人興奮迷茫和恍惚的神情是假的嗎？



後來有一位網民很熱情的幫她解釋為什麼，從絞索材質，到繩結打法，以及用什麼情趣用品會讓自己性窒息的快感加倍等，都詳盡的跟她說明。



兩人相談甚歡，感覺兩方在各方面都非常投機，就訂了一個時間，相約出來會面。



飄絮穿著紅色連衣裙，以及紅色高跟涼鞋，在飯店大門口等待，她看到了那個網友，他叫作李德，比她小上三歲。



讓人驚訝的是，這個男人有著電影中性格男星的樣貌，不是非常英俊，卻有著成熟男人的韻味。



飄絮將他與家中的那位死板老公暗暗作對比，發現自己家的死鬼真的輸人一大截。



後來，飄絮答應了李德開房的要求，在酒店包間，李德給飄絮設計了一個刺激的嘗試。



把絲巾在浴室門上挽了一個繩套，李德抱著飄絮，讓她把繩套套上自己的脖子，然後李德輕輕放下飄絮，看李德吊在絲巾上的掙扎。



當絲巾勒緊飄絮的脖子，她感覺到咽喉強烈的疼痛和窒息感，痛苦讓飄絮揮舞著雙臂踢蹬著雙腿用力的掙扎，耳邊的鳴響讓飄絮感覺到死神的呼喚。



可不知為什麼，飄絮卻並不討厭這種感覺，相反，到有點隱隱的期待。



也許是因為雙乳堅挺的衝動，也許是因為小腹下面湧動的熱流，亦或是飄絮兩腿之間微微的潮濕。



痛，並快樂著。



如果有一天要死去，那就吊死吧。



或許就是在那時候，留給了飄絮這樣的啟示。



就在飄絮視線變得模糊，甚至有些神志不清時，李德抱下了飄絮，並把全身乏力的飄絮抱到了床上。



在飄絮的傾訴中，她的連衣裙被脫掉，胸罩被扯開了，褲襪也被迫不及待的李帥扯爛，當飄絮赤身裸體躺在自己面前的時候，李德嚥了口口水，35歲的少婦，身材竟然還這樣的迷人。



李德挺起早已雄起的肉棒，對著飄絮的兩腿之間，慢慢的，慢慢的，插進去……啊！



久違了被滋潤感覺的飄絮舒服的呻吟著，她的雙手死死的抓住李德的雙臂，讓這個平日裡和自己年紀差不多的成熟男人，不，是自己的君王，臨幸自己。



飄絮大聲的呻吟著，似乎想要把這些年的壓抑都發洩出來——丈夫醉心事業，自從兒子出生之後，夫妻倆每年性愛的次數不足10次，而且都是匆匆忙忙。



飄絮享受著李德的陽具對自己下體的猛烈衝擊，她雙手抓住李德的兩隻手腕，在呻吟中放到自己的脖子上，示意李德掐自己。



李德興奮的騎在飄絮身上抽插著，他沒想到命運如此垂青自己，讓飄絮躺在了自己的胯下，他的雙手被引導著掐住柳冰的脖子，飄絮覺得窒息的感覺，可是自己卻越來越興奮。



飄絮下體的愛液分泌的越來越多，而李德抽插的動作也越來越快，飄絮憋的通紅的臉，輕輕吐出舌頭，李帥不由得深深吻下去……



兩個瘋狂的肉體幾乎同時達到高潮，李德的精液完全噴射在飄絮身體最深處，而性愛與窒息帶來的雙重快感讓飄絮在李帥鬆開掐脖子的雙手的一瞬間達到高潮，飄絮大喊一聲……



安靜的夜，飄絮像個小女人偎依在李帥的懷裡，她很享受這種感覺……



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就這樣，飄絮開始了雙面人的生活，平常在家中，是賢慧的主婦，盡責的母親。



在李德面前，她是絞索的奴隸，無恥的蕩婦。



飄絮現在覺得很幸福，可是有人不這麼覺得，那就是李德。



李德在網路上又找到了一個絞刑女同好，與飄絮不同，她是單身姑娘，年紀也小李德八歲。



相較於已婚有子的飄絮，這個女同好無疑是更好的伴侶配偶。



可是飄絮正值如狼似虎的年紀，嘗過性愛與根本放不開他，讓李德很是苦腦。



突然，李德靈光一閃，想出了一條惡劣的陰謀。



某日，李德邀請飄絮來到飯店，飄絮興沖沖的穿著最好的衣服。



紅色連衣裙，高跟鞋以及肉色絲襪，來到李德所在的房間。



進門一看，發現屋頂掛勾上掛了一條長長的白綾。



飄絮驚了一下，卻也沒有怎麼嚇到。



畢竟已經玩了太多次。



只是跟之前不一樣的是，白綾似乎有點長過頭，以飄絮的身高來說不夠懸空。



「吾愛，我等你好久了，我們今天來玩點新的遊戲！」李德用充滿磁性的嗓音誘惑著飄絮。



李德說他想看飄絮用自己的決心上吊的樣子，所以把白綾環套弄得很長，讓飄絮嘗試站著上吊。



由於第一次的痛苦經驗太讓人印象深刻，飄絮其實不是很喜歡兩腳踏地的吊，但是為了心愛的男人，她願意做出這種犧牲。



飄絮緩緩把白綾一端往脖子上圍去，草草的打了一個結。



只要能把自己勒住就好了。



飄絮的兩腳緩緩往下跪，柔軟的白綾霎時貼緊了自己窄長的喉嚨。



憋氣的感覺不是頂舒服，但是李德正看著自己的吊姿，心想不能讓愛人失望，就心一狠的用力往下蹲去。



當氣管被徹底卡死後，飄絮一開始還沒有特別的感覺，但是十幾秒後，一種窒息時特有的暈眩感和恍惚感就開始湧上心頭。



眼冒金星和耳朵彷彿有千萬蒼蠅飛舞般的耳鳴聲，但是由於頸動脈的鮮血並沒有徹底堵塞，所以大腦還有餘力指揮身體。



過去懸吊，身體很快就沒有力氣，只能任憑擺佈。



而此時的飄絮，卻只想用性慾的快感來抵銷這種熟悉的不舒服。



飄絮雙手按住自己光滑的乳房用力揉搓，心中想發出愉快的呻吟，可是從嘴中發出來的卻完全不成調，只有「何何」的喘息聲。



兩個乳房堅挺起來，飄絮一隻手按揉著自己的乳房，另一隻手，慢慢插進自己濕潤卻疼痛的有些麻木的蜜穴，愛液粘在飄絮的手上，可她卻一點都不在乎。



「來吧，我的愛，快點看我淫賤的模樣！」此時飄絮非常渴望李德的滋潤，可是李德卻只是在一邊看著。



這讓飄絮有點疑惑，但隨即就被窒息和性高潮給衝垮了。



迎來第一次性高潮後的飄絮，身體只會更飢渴的需要更多。



飄絮右手伸出，渴望李德的進入，但李德卻如同雕塑一般，完全不理會自己。



飄絮開始發覺不對勁，可是左手卻無法控制的撫慰自己，自己的情緒開始有些失控。



「愛人不理我了，要讓我死了，那我就乾脆死在他眼前吧！」一種詭異的想法浮現上來



絕望和性興奮混雜在一起，讓飄絮既感到痛苦，卻又讓自己無法自拔。



如果李德真的不想進入她，那跟死了又有什麼區別，自己只是活著的行屍走肉，那這種無趣生活又有何戀。



還不如在自己愛人面前，完成自己人生最後一場表演。



打定主意後的飄絮，就自殘式的放鬆了自己的雙腳，往下用力跪去。



讓白綾徹底變成絞索，帶走自己的命。



飄絮的成熟嬌軀開始亂顫，一隻私襪美腳伸的直直的，高跟鞋掉了一隻。



就像是被釣起來的美人魚一樣無助又美麗。



愛液不斷從下體流淌出來，她感覺到自己似乎什麼都看不到了。



飄絮突然有點後悔了，她試圖讓自己站起來，可是卻發現自己沒有了力氣——反應，也異常遲鈍。



飄絮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她已經聽不到，也看不到李德，帶著絕望的閉上了眼睛，現在她連掙扎都沒有了，只覺得下面控制不住噴射的液體胡亂流敞。



被勒緊的脖子麻木了，意識逐漸渙散，沒有太多的思考，李德看見飄絮死的透透的，就轉身出門，離開了這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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